怎麼只考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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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榮就讀台北大湖國小四年級時，有一天我接到四上月考的成績單一看，自然科38分！嚇了我一跳！心裡很擔憂：「他是不是因為從森小轉出來才不到一個學期，功課還跟不上人家？或是學習上有什麼障礙？」剛好那一段時期，我正好參加一整學期由楊文貴教授輔導的有關父母成長的課程。他正賣力地教我們這些家長們不能以自己的心理、角度、價值觀去怒罵、責備孩子，這樣不但沒有達到任何效果，反而破壞了親子關係。我內心實在很矛盾，一方面對於楊教授從921災區風塵僕僕地奔波過來指導我們，覺得非常感動；但另一方面又想到岸榮每天回到家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電動，完全不把課業當一回事，心裡就七上八下，好想痛罵他一頓。掙扎到最後還是按照父母成長班講義上所說的：「先聽聽他怎麼說？」壓抑住心中的不安和急躁，勉強按捺住內心的焦慮和怒火，倒抽一口氣拿著成績單，假裝沒事露出溫和的笑容問他：「弟弟！你需要我幫忙什麼嗎？」沒想到他一副絲毫不在意的樣子，簡潔有力地回答：「不必！」我瞪大了眼睛進一步輕輕地婉轉逼問：「那為什麼自然科只考了38分？」他又一派輕鬆地回答說：「我們那老師長得很像呂秀蓮啦！」這下我更納悶了：會不會當時正值呂剛當選副總統，媒體對她有很多負面的批評，連小孩子也連帶地被政客的口水戰噴到而受影響？我又開始擔心疑慮，難道連孩子們每天也受到電視新聞媒體渲染而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嗎？我帶著苦澀的口吻問他：「長得很像呂秀蓮又怎麼樣？這跟你考38分有什麼關係？」他兩手捧著電動玩具，一副很忙的樣子頭也不抬起來直接說：「因為她一來就自誇說我們給她教到有多幸運！第一天來上課就先自吹自擂，說全校最資優的學生都是她教出來的！她教的班也是全校平均分數最高的！」岸榮帶著不屑的口氣表明他對這位老師有多麼的反感！我當然知道孩子不喜歡她的理由了，但是又為什麼只考38分？這38分是怎麼回事？岸榮「屌屌」地回嘴：「她既然說她教的都是最優秀、最資優的！我又這麼討厭她，就讓她看看她有沒有教過不及格的？她不知道大家都在背地裡罵她三八嗎？所以我要用她的手寫出她自己的『三八』！」哦？我還第一次聽見有這種歪理，以故意考38分的方法來反駁和暗整老師啊？這真把我愣住了！哪有這樣的孩子？我自己在大學教書27年，從來沒有那個學生敢用分數來懲罰老師！感覺上好像分數是老師手中的武器嘛！每個人都知道分數對學生的重要性，一直念到研究所、博士班等，分數還是老師手中唯一的籌碼呢！天地翻過來了！怎麼一個小孩子可以想到把老師手中的武器奪過來與她對抗？這麼小就敢拿分數懲罰老師？令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分數是台灣學生們一輩子的咒詛，這孩子怎麼有這個膽？只因為他私下認為她很三八，就設計讓她自己在考卷寫上38？算得這麼準確！實在令人又好氣、又好笑！於是我無奈地再問他：「弟弟啊！你這樣故意考38分讓老師失望，你可知道那是要付出代價的嗎？」他充耳不聞，繼續打他掌中的電動，一派輕鬆地回答說：「知道啦！」為了應付我眼中的怒火，他繼續補充：「是啊！她當然很生氣！直接把我趕出去掃廁所！」我這個當媽媽的，心理上其實非常不安地自忖：「考38分罰掃廁所？這種處罰有用嗎？適當嗎？當別的孩子通通在教室上課，只他一個人去掃廁所，這樣的懲罰對他的成績有幫助嗎？」我還是很現實地考慮到這一點，儘管有些疑惑，但還是艱苦地遵守楊文貴教授輔導的重點：「親子關係比成績重要！」只好忍住暫不吭聲，觀察後續變化再說吧！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雖一直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但還是假裝沒事地問他說：「弟弟啊！你現在自然科怎麼樣了？」岸榮邊吃著一條香蕉邊回我說：「很好啊！」我趁機趕快追問：「怎麼個好法？」他把口裡的香蕉咀嚼得津津有味地說：「我都不用去上課啊！時間到了我就去掃廁所！跟那位『呂秀蓮』老師互相不見面也好！」這下我差點跳起來：「一個多月不進教室？那你的功課不是更趕不上，愈來愈差了嗎？這老師到底是在賭氣還是在幹什麼？」既然說長得像呂秀蓮，也可以想像她的年紀、資歷、權威、個性等等。說真的，要按捺住我這個急性子，還真不容易呢！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帶著擔憂的口吻再問他一次：「弟弟啊！要我幫忙什麼嗎？需要我出面去跟老師溝通、協助你一下嗎？」他依然斬釘截鐵地回說：「不必！」「那要不要告訴爸爸？你要把你的需要告訴我們，我們才能想辦法幫助你啊！」他搖頭說：「No!」就這麼兩個字，「不必！」簡短有力的二個字！卻讓我認真地反覆思考了整晚；這個廁所還要掃多久啊？這樣下去功課不是愈拉愈遠？這老師實在有點不合理！罰掃一、兩次警告一下，我們家長沒有話說！長期這樣下去實在令我憂心如焚啊！可是我又思前思後，想到楊教授的一句話：「孩子對父母的信賴，是親子關係的根基。」他舉例道：「很多孩子要求媽媽：『我跟妳講這個秘密！妳可不要讓爸爸或奶奶知道哦！』媽媽雖滿口答應，但背後還是洩了密！從此孩子有什麼心事也不再告訴妳了！」現在孩子叫我不要去找老師，也不要出面，那我如果瞞著孩子背地裡在聯絡簿上寫什麼或是向學校或校長申訴什麼，是不是會破壞孩子對我的信賴感？好不容易從森小轉學出來回了家，為了修補被破壞的親子關係（因為長期住校的隔閡），在楊文貴老師細心專業的輔導下，全家一步一步戰戰兢兢地走著，努力地希望回復孩子對我們的信賴感，並修復感情。想來想去其實親子關係還是比對功課的擔心和疑慮來得重要，所以我還是繼續忍著，亦步亦趨地密切關懷他，但謹守不吭聲也不採取任何行動的原則，獨自一人承擔下這麼大的困擾。

三個多月到了，一個學期也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嘗試著探聽災況：「自然課的上課時間，你還在掃廁所嗎？」他好像帶著愉悅和一種奇怪的驕傲神情，歪著頭說：「當然囉！」我腦袋好像被轟了一下：「整個學期都在掃廁所？不會吧！老師是不是把你懲罰到連她自己都忘了你還在掃廁所？」我用力地搖著他的肩膀說：「你要不要自己去跟老師講，提醒她你已經掃多久廁所了？」岸榮像個充滿自信的斯巴達戰士，堅定地回答：「不要！這樣很好啊！誰要進教室啊？掃廁所收穫可多得很呢！」我開始自我懷疑：這樣苦守著楊教授給的教戰守則，不敢跨越雷池一步，是否有點不對勁了？我以嚴肅的態度說：「你既然敢做考38分的決定，也面對與老師的衝突，後果可要自己負責！要付得起代價！」他已經警覺到媽媽火藥庫快爆發了，收斂了一下說：「所以我正在付出被她趕出去掃廁所的代價啊！」我像一個輸掉籌碼的賭徒，不甘心退場，卻也找不回翻本的機會，只好再倒吞一口氣，強忍著一肚子苦惱，每隔一段時間像念經似地問問他：「你需要幫忙嗎？」、「還在掃廁所嗎？」岸榮回答：「是啊！」我說：「只有一次考38分，就一學期要掃啊？」岸榮像把一切豁出去似地自我解嘲道：「我在學校裡既然已經被貼上了標籤，你只要隨便動一下，別人就要怪你撞人，考試的時候連我不經意地歪一下頭，老師就認為你偷看！」「與其枯坐教室聽她講一些有的沒有的，不如掃廁所！」我沒好氣地問：「你這一輩子要以掃廁所為業嗎？」岸榮幽幽地回：「我以前在班上只能認識同年級或同班的同學，不能認識學校裡的其他人，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樣的想法和為什麼一直到處去補習？來掃廁所後可以認識全校一到六各年級的同學們，久了以後常來上廁所（男廁）的人都知道我是誰；也可以藉著上廁所的時間跟他們聊聊天。更重要的收穫是：還可以認識各年級各班的糾察隊！全校的糾察隊最喜歡躲到廁所裡，因為他們都是不得已被老師選上當糾察隊的，就得聽從老師的命令，負責登記誰在走廊上跑步？誰在大聲吵鬧？誰在欺負人？……誰不趴在桌上睡午覺等等。誰都不想做這個工作，他們也不是很想記下人家的名字，去害同學被處罰，所以糾察隊大部分時間都通通躲到廁所去。這樣無形中我建立起了人脈，哪天就算誰要欺負你也必須先探探你的底細，所以誰也不敢再隨便欺侮我了，或因我混血兒的外型而故意找碴、挑釁了！有什麼不好呢？這個比考100分『有用』多了！」聽到這裡我嘆了一口氣，還是壓著心裡的困惑和無法形容的憂慮、心疼與心酸，就讓孩子自己去面對這個情境吧！

各位親愛的家長們：我想楊文貴老師當年在輔導孩子的時候，如碰到一個不願意上學的孩子之時，他一再地指導我們：「孩子需要的是關懷和陪伴，而不是權威和越俎（ㄗㄨˇ）代庖（ㄆㄠˊ）（比喻踰越自己的職分而代人做事），家長不要跑到孩子前面去指示他、命令他！而要在後面默默地關心、支持、陪伴著就可以了。」我終於能體驗到楊老師的話，很慶幸當年沒有按捺不住地為了呵護孩子而跑去找老師理論或校方申訴，也沒有背地裡偷偷地幫他做些什麼措施。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場夢魘的結局就是我贏得了跟孩子的親密關係：一個17歲的大男孩，從宜蘭一回到家，看到媽媽感冒了，趕快端一杯熱開水過來，這樣貼心的大男孩！

如今他已長大了，偶而談起這件事情，他都還會很得意，像戰士拿出勳章般地把他那一學期掃廁所的收穫拿出來炫耀一番呢！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是覺得楊老師所說的話很受用：「不要把分數看得那麼重，因為那是暫時的，跟孩子的親情，以及讓孩子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一輩子的財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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